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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有”到“新四无”：中国教育的心性危机与出路

——基于阴阳五行方法论的东方心理学分析

李岳锋1

（北京中人国际心理医学研究院 北京 100054）

摘要

当代中国青少年群体日益严峻的心理危机，绝非孤立的精神病理现象。本文

将这一困局诊断为一场在全球化认知战背景下爆发的“心性生态系统性崩盘”。

研究首次完整还原了“四有新人”从提出、建功到被边缘化的历史沉浮，并揭示

其本质并非四项要求的简单拼凑，而是一个以“志”为本、道德优先、次第井然

的“成人”之道。尤为关键的是，本文发现“四有”内部蕴含完整的五行结构—

—“有理想”之水、“有道德”之木、“有文化”所涵之“文”（火）与“化”（土）、

“有纪律”之金——五行相生，圆满无缺。在对彭凯平“四无”与徐凯文“空心

病”等既有诊断进行系统方法论审视的基础上，本文指出其根本局限在于西方心

理学“天人二分”世界观、分析还原方法论与线性因果思维。本文最具原创性的

贡献，是以东方心性学为根基，反向凝练出“新四无青年”——无志、无根、无

化、无群——这一核心诊断概念，同时揭示“文”与“化”的双重沦丧构成当代

教育最深层的病理。文章进一步将异化的教育实践揭露为一架由“利益-制度”

复合体驱动的“心性剥夺机器”，并指出“以知识取代文化”是剥夺的核心机制。

最终，本文以阴阳五行系统方法论为智慧源泉，提出从夺回“心性主权”的战略

高度出发，涵盖价值重塑、评价革命、社群再造、数字净化与“文”“化”回归

的“育心”系统工程方案。这不仅是学术诊断，更是一份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培

根铸魂”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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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个问题悬在这个时代的上空，沉重得让人无法呼吸：何以“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这般秩序井然的“成人”之道，最终却在这一代青年人身

上，结出了“空心”与“无根”的苦涩果实？

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

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高达 24.6%，其中高中阶段高达 40%且重度抑郁检出率超

过 10%
[1]
。这意味着，每四个青少年中，就有一人正面临心理困扰的侵蚀。这场

危机已非个案，而是一代人心性生态的普遍性症候。

中国心理学界最具洞察力的两位学者，几乎同时捕捉到了这一危机的不同侧

面。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提出了“四无”概念——学习无动力、对真实世界无兴

趣、社交无能力、生命无价值感
[2]
；北京大学徐凯文教授则提出了“空心病”概

念，描述了一种“价值观缺陷所致的精神障碍”，其核心症状是强烈的孤独感、

无意义感和自杀意念
[3]
。这两位学者的敏锐，为本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问题起点。

然而，这些诊断是否真正触及了危机的本质？它们是在什么哲学预设和方法

论框架下被提出的？本文将在第二章对此进行系统的方法论审视，并在此基础上，

引入东方心性之学——以“天人合一”为世界观，以“内圣外王”为人生观，以

“仁义礼智信”为价值观，以“阴阳五行”为系统动力学模型——对这场危机进

行彻底的解剖。

一、“四有新人”的立极：一个东方“成人”之道的次第与

圆融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从东方心性学的视野审视，这十二

个字高度凝练地勾勒出一个中国人从修身到立世的完整心性成长图谱。它不是四

张并列的标签，而是一个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环环相扣的“成人”之道。



3

首先是“有理想”——立志以定其向。 此为成人之始，是人生观的确立。

理想并非一个具体的职业目标，而是孔子所说的“志于道”，王阳明所强调的“夫

学，莫先于立志”[4]
。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无所底。

一个有“志”的生命，便有了“水”的藏蓄与定向之力——水主藏，主深远，主

坚定不移的流向，是一切生机的源头活水。

其次是“有道德”——立德以正其心。 这是价值观的奠基，回答的是“成

为什么样的人”这一根本问题。道德必须在知识之前，在能力之上，此即“君子

先慎乎德”[5]
。儒家道德以“仁”为根基，孔子曰“仁者爱人”，孟子言“恻隐

之心，仁之端也”。仁者，如春木之生机勃发，是人与天地万物建立健康连接的

起点。此即“木”之仁德。

再次是“有文化”——以文明之光化育心性。 文化绝非今日被窄化的分数

与文凭。其本意是以文“化”人，需拆开来看。“文”是纹理、是光明，用《周

易》的话说，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6]
，它承载着人类文明的价值、秩序

与美善，其功能在“明”——照亮人心，使人知何为善、何为美；“化”是教化、

是涵养，如大地般默然化育万物，其功能在“变”——将外在的文明精华转化为

内在的气质与德行，净化私欲与贪念的杂质，使气质变得温润、厚重、通达。从

五行看，“文”属火，是文明之光的照耀；“化”属土，是心性土壤的涵养。火生

土——文明之光温暖并化育着每一颗心灵，这正是“有文化”的完整意涵：不是

知识的堆砌，而是用人类文明的精华之光，去照亮并转化一个人的内在世界。

最后是“有纪律”——立群以成其事。 这是从“内圣”走向“外王”的实

践环节。纪律不是被动的服从，而是对“己”与“群”关系的深刻认知与实践。

《论语》的“克己复礼为仁”[7]
，讲的正是这种主动的自我约束与对他人的尊重。

一个人最终要融入社会，在集体中与他人协作共进。“有纪律”便是具备了融入

团队、担当责任、完成社会角色所必需的“金”之义——一种坚毅的规则意识与

决断力。

至此，四有之五行对应清晰浮现：有理想（立志）归于水——动力之源，人

生方向；有道德（立德，以仁为本）归于木——仁爱生机，价值根基；有文化之

“文”归于火——文明之光，照亮人心；有文化之“化”归于土——化育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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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气质；有纪律（立群）归于金——自我约束，社会担当。

四有蕴含五行，其生克循环完整而流畅：水（志）生木（仁德），木生火（文

明之光），火生土（化育涵养），土生金（规则纪律），金生水（志向）。这是一个

生生不息的成人之路，五行相生，心性得以圆满涵养。四有之谓，看似四个，实

则五行俱全——文明之“文”与化育之“化”，一文一化，一火一土，一明一变，

共同构成了“有文化”这一完整的心性工程。这一由立志、立德、立文、立化、

立群构成的“成人”之道，其源头可追溯至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游于艺”。“四有”正是这一古老智慧在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

二、“四无”与“空心病”：敏锐的现象捕捉与方法的根本

局限

在展开我们的诊断之前，有必要对当前最具影响力的两个概念——彭凯平教

授的“四无”与徐凯文教授的“空心病”——进行一次系统的方法论审视。这不

是对两位学者学术贡献的否定，恰恰相反，他们的敏锐为本文提供了不可或缺的

问题起点。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他们看到了什么？又有哪些被其方法框架所遮

蔽？

（一）“四无”：功能缺损的碎片化清单

彭凯平教授将当代青少年的心理困境概括为“四无”：学习无动力、对真实

世界无兴趣、社交无能力、生命无价值感
[2]
。这一概括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

在于它精准地罗列了四个最显眼的症候。然而，从东方心性学的视角看，这份清

单存在三个根本性问题。

第一，它是现象的横向枚举，而非本质的纵向穿透。学习无动力与对真实世

界无兴趣，本质上是同一根源的两种表现——即“志”的缺失。一个生命没有方

向感，“学习”便沦为被动应付接连不断的短期目标，“真实世界”便失去吸引力。

二者不是并列的“四无”之两项，而是“无志”之水枯竭后开出的两条枯枝。同

样，社交无能力与生命无价值感，根源上都是“关系性存在”的崩解——与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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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他人、文明传统的连接被切断后，人既不知如何与他人相处，也不觉自己

的生命有何分量。将同根的症状拆解为独立条目，是典型的分析还原论操作，正

如将一棵枯树的黄叶、枯枝、裂皮、朽根分别编号，却不去追问根系与土壤。

第二，它是功能的缺损描述，而非心性的整体诊断。“四无”的语言结构是

“XX无 XX”——功能被剥离了，能力丧失了。这种话语框架天然地将问题定位

在个体内部，一位“患者”需要被“治疗”的功能清单。它看不到，这四种“无”

的背后，是一个人完整的“心性生态”——水（志）、木（仁德）、火（文明之光）、

土（化育涵养）、金（规则纪律）——的系统性崩盘。不是某一个功能出了问题，

而是整个心性生态的五行循环被切断了。

第三，它停留在西方心理学的“症状学”层面，无力追问病因的文明根源。

症状清单可以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却无法回答“为什么发生”。答案不在症

状本身，而在症状之外——在评价体系的异化、在话语体系的殖民、在“文化”

被“知识”取代的深层异化之中。这些，一份症状清单是无力触碰的。

（二）“空心病”：价值观缺陷的线性归因

徐凯文教授提出的“空心病”概念，比“四无”更进了一步。他敏锐地捕捉

到了“无价值感”这一核心体验，并将其界定为“价值观缺陷所致的精神障碍”

[3]
。这一判断直指问题的精神层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绪困扰，而是生命意

义的真空。这无疑是深刻的。

但“空心病”的框架同样被困在其方法论预设之中。

首先，将问题界定为“精神障碍”，这本身就是在用医学化的西方精神病学

范式来框定一个本质上是文明性、心性性的危机。一个与自身文明传统的精神脐

带被斩断的人，他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无家可归”。这不是“障碍”，而是一种深

刻的“失所”——失其心之所、命之所、道之所。用医学话语来命名，遮蔽了其

背后的文明维度。

其次，“价值观缺陷”被当作一种病因，却未能追问这一“缺陷”是如何被

制造出来的。在徐凯文教授的框架中，“价值观缺陷”近乎一个自变量——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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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导致了空心病。但从阴阳五行的系统动力学看，“价值观缺陷”并非第一

因，而是结果。它是个体在家庭、学校、社会、文明传统等所有滋养性关系被系

统性切断之后，必然出现的终局。追问到“价值观缺陷”就停住了脚步，等于只

看到了河面的浮冰，却未看到上游融雪与改道的水利工程。

最后，“空心病”虽然触及了“意义”的层面，却未能提供重建意义的完整

心性路径。它的治疗逻辑仍然是西方式的“干预”——对个体进行修复，而非对

整个心性生态进行修复。但在我们的框架中，一个“空心”的人，需要的不是被

“填入”某种价值观，而是重新接入那个能够自然生长出意义的心性生态系统—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圣外王的人生观、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

（三）“文化”的沦丧：当知识之水泛滥，乘火灭火

在上述方法论审视之外，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既有诊断框架完全无

力触及的。那就是“有文化”这一维度的彻底沦丧，以及“文化”被“知识”所

取代的深层异化。

知识与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知识是结构化的信息，是工具性的，它回答

“是什么”与“怎么做”，却不回答“为什么而活”。知识本身，五行属水。 水

能载舟，亦能覆舟；水能润物，亦能成洪。它是一种中性、流动、载具性的力量，

可以被传递、被测量、被考核，但它本身没有“火”的光明，也没有“土”的化

育功能。它无法照亮人心，更无法转化私欲。一个学生可以掌握海量的知识，考

出极高的分数，但他的内心可能依然粗粝、浮躁、枯萎——因为这些如水般的知

识，从未被“文”之光照亮，也从未在“化”之土中被涵养转化。

而“文化”则是火与土的完整循环。“文”是文明之光，承载着价值、秩序

与美善，其功能在“明”；“化”是化育涵养，将文明之光转化为内在气质，其功

能在“变”。火生土——文明之光温暖并化育着心性的土壤，这才是“以文化人”

的完整心性工程。

这里需要引入五行“生克乘侮”的精微辨析。在正常的五行生克关系中，水

本克火，这是天地间必要的制约——无水之克，则火炎向上而无制，文明亦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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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水的约束才能不陷入狂热。但这是以水火各得其位、各安其量为前提的。当

水势过旺，远超正常制约所需，便由“克”转“乘（过克）”——水乘火，即水

势泛滥，以压倒之势浇灭文明之火。当代教育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传授知识之水，

而在于将知识之水放大为教育的唯一标准，使其泛滥成灾，由正常之“克”演变

为异常之“乘”。

当教育将“有文化”窄化为“有知识”，就是将火生土的化育过程，简化为

单一的水（知识技能）之灌输。纯净之水可以滋养万物，但若没有火（文明价值）

的温暖与照亮，没有土（心性涵养）的承载与转化，这水便是寒凉之水、泛滥之

水——它会熄灭学生心中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与对真善美的热情。这是典型的“水

大乘（灭）火”。 火一旦被浇灭，土便无从被温暖、被照亮、被化育，心性的土

壤便逐渐沙化（土荒）。土荒则金无所生——失去心性涵养的知识之水，便沦为

泛滥的洪流，在应试的河道中被反复引流，却与人格的成长毫无关联。这正是当

代教育最深层的病理之一。

对治之道，不在于拒水，而在于恢复水火既济的和谐——以文之火温暖知识

之水，使其由寒凉转为温润；以化之土涵养转化知识之水，使其由泛滥转为灌溉。

彭徐两位教授的框架，因其西方心理学的功能主义基因，注定无法看到这一层—

—因为“文化”与“知识”的区分，根植于东方心性学对“文”“化”与“水”

的精微理解，这是西方学术话语中完全缺席的维度。

（四）现象与本质之间，隔着一套世界观

彭凯平教授和徐凯文教授的工作，为这个时代提供了最敏锐的问题意识。他

们让全社会看到了“病”。但他们所依托的西方心理学范式——天人二分世界观、

分析还原方法论、线性因果思维——决定了他们只能看到“病”的现象，而无法

抵达“病”的本质。正如一棵古树的枯萎，西医用听诊器测量每一片叶子的水分

含量，给出精准的“叶片失水率”与“功能缺损清单”；但东方心性学会蹲下来，

查看它的根系与土壤。它会问：水脉是否被截断了？土地是否被污染了？整个生

态是否已经失衡？

这就是我们必须从“四无”和“空心病”出发，却必须超越它们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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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本文提出“新四无青年”——无志、无根、无化、无群——作为以东方心

性学为根基的替代性诊断框架，其完整意涵将在第五章展开。

三、从立极到失位：“四有”的历史沉浮与时代语境

“四有新人”的提法，并非书斋里的概念游戏，而是诞生于重大历史关头的

时代抉择，并在三十余年间，经历了从铸就辉煌到悄然退场的完整周期。还原这

段历史，才能理解今天的困局何以形成。

（一）应运而生：“四有新人”提出的历史背景与时代使命

1980 年 5 月 26 日，邓小平同志为《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

首次明确提出：“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人。”[8]
此后，这一提法被写入党的十二大报告和 1982 年《宪法》，成为全民

族的教育纲领
[9]
。

这一提法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经历了十年“文革”的动荡，社会

秩序亟待重建，理想信念教育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

开，国家急需一代能够担当现代化建设重任的新人。西方各种思潮伴随国门打开

涌入，如何在吸收世界文明成果的同时，守住社会主义的精神根基，成为一个紧

迫的时代命题。“四有新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口应运而生——它既是对“培

养什么人”这一根本问题的响亮回答，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凝聚民心、重塑精神的

一面旗帜。

（二）铸就辉煌：“四有”一代如何支撑起中国现代化的脊

梁

正是这一代被“四有”精神滋养的青年，成为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波澜壮阔历

程的中坚力量。

在经济建设领域，他们以“有理想”点燃奋斗激情，以“有纪律”保障团队

协作，参与创造了中国 GDP 从 1978 年的 3679 亿元增长到 2022 年的 121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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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类经济奇迹
[10]
。从深圳特区的拓荒者到浦东开发的先行者，从加入 WTO 后的

全球竞争者到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创业者，几代“四有”青年用实干和担当，把中

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在科技领域，从“两弹一星”精神在新时期的延续，到载人航天、探月工程、

北斗导航、量子计算、深海探测等一系列重大突破，背后是一代代怀揣报国理想

的科技工作者。正如“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所言：“我们那一代人，

心里想的就是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干什么。”[11]

在国防军事领域，从常规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到航母下水、隐身战机列装、

高超音速武器领先，这些捍卫国家安全的钢铁长城，同样是由一批批“有理想、

有纪律”的青年军人铸就。他们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了改革开放的和平环境。

“四有新人”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一套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的

“成人”之道。它培养出的几代人，是中国现代化奇迹的真正创造者。

（三）悄然退场：“四有”边缘化的时间节点与内外合力

然而，这套精妙的“成人”之道，并非在某个瞬间轰然倒塌，而是在过去三

十余年间，被多重力量交汇侵蚀，悄然退场。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0 年代末-2000 年代初）：教育产业化与评价单一化的合流。

1999 年，高校扩招政策全面启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迈向大众化
[12]

。扩招在扩

大教育机会的同时，也急剧加剧了升学竞争。“素质教育”的提法虽已出现，但

在实际操作中，高考分数成为几乎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有理想、有道德”因其

无法量化，在教育实践中被系统性边缘化。这一阶段的关键变化是：“四有”的

内在次第开始被颠倒，“有文化”（实为“有分数”）被推到首位，而“有理想”

和“有道德”逐渐沦为摆设。

第二阶段（2000 年代）：全球化加速与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全面渗透。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
[13]
。伴随经济开放，西方新自由主义的

“人力资本”理论、“核心竞争力”概念，以及“个人成功学”话语大量涌入。

在这一语境下，教育的功能被悄然重新定义：从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转向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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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全球市场竞争的“人力资源”。“生涯规划”取代“立志”，“素质教育”沦为

才艺培训，“国际视野”成为新的教育热词。这一阶段的核心变化是：教育目标

的定义权，开始向域外话语倾斜。

第三阶段（2010 年代至今）：移动互联网普及与算法推荐的统治。 以智能

手机和 4G/5G 网络为基础设施，以短视频和算法推荐为核心技术，一场史无前例

的信息革命彻底重塑了青少年的心智生态。消费主义与算法的合谋完成了对青少

年注意力的全面殖民。“四有”所涵养的内生动力和深沉思考，在即时快感的洪

流面前节节败退。这是“四有”精神内核被从日常心理层面彻底解构的阶段。

从国际大背景看，这一时期恰逢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历史终

结论”和“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攻势
[14]
。苏联解体后，西方一度认为其自由民

主模式已成为人类唯一的选择。这种自信转化为在全球范围内——包括通过学术

交流、教育合作、文化产品输出——推广其价值观的强大动力。中国的教育体系，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语境下，经历了深刻的、有时甚至是不自觉的认知渗透。从国

内大背景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激发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功利主义、拜金主

义和个人主义的抬头。“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不可避免地向校园渗透。“读

书改变命运”被窄化为“读书就是为赚钱”。这种社会心态的变迁，为“四有”

的边缘化提供了土壤。

四、解构的动力学：“四有”如何被抽空与替换

“四有”的退场，并非简单的遗忘，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抽空与替换。

（一）应试铁笼对理想的釜底抽薪

当教育的评价体系坍缩为单一的“分数”这一“金”标准时，“金生水”的

良性循环被“金浊水”的恶性循环所取代。“志于道”的多元与宏大，被“考上

一个好大学”的单一功利目标彻底置换。理想不再关乎家国天下与生命意义的探

究，而沦为一场零和博弈的入场券。“生涯规划”这一源自西方人力资源管理的

术语，精准地取代了“立志”的心性工夫
[15]
。人不再是“志”的主体，而成了需

要被规划、被优化的人力资本。理想之水，由此不再清澈，被功利的泥沙所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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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深刻的危机在于，这套以分数为唯一尺度的“金”，并非教育的孤岛。

它与整个社会的阶层筛选和资源分配体制高度“同构”。它向社会承诺了一种看

似公平的“寒门贵子”叙事，实则以隐形化的文化资本、学区房的经济壁垒，系

统性地进行着阶层再生产。“心性剥夺”并非制度的副作用，而是其维持运转的

内在逻辑。当个体为了生存，不得不主动“自我剥夺”以适配这套筛选机制时，

教育便完成了从“成人”到“驯化”的彻底异化。

（二）知识对文化的置换：水大乘火，火灭土荒

比应试教育更为隐蔽也更为致命的，是“文化”被“知识”的系统性置换。

如前所述，“有文化”的本义是“文”（火）与“化”（土）的完整循环——文明

之光照亮心性，化育涵养转化气质。然而，在现代教育的操作层面，这一循环被

彻底切断。

“文”被窄化为“教材”，“化”被简化为“考试”。教材本应是承载文明之

光的载体，是“火”的薪柴，但在应试逻辑的支配下，它沦为一个需要被拆解、

记忆、复述的“知识点”集合。课堂本应是师生之间文明之火的传递——一棵树

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但在标准化

教学的框架中，它退化为一套高效的知识传输流程。学生面对的不再是活生生的

文明之光，而是冰冷的知识之水。

这正是第二章所述“水大乘火”在教育现场的经典演绎。当知识之水泛滥而

灭火，火灭则土荒，土荒则金无所生——心性涵养失去根基，知识便沦为应试河

道中泛滥的洪流，与人格成长毫无关联。学生学到的是“关于文化的知识”，而

非“文化”本身。他们可以背诵《论语》的每一个章节，却从未在内心体验过“仁”

的触动；他们可以默写《道德经》的全文，却从未在生命中感受过“道”的流动。

知识之水泛滥，心性之土荒芜——这正是“有文化”沦为“有分数”之后，最令

人痛心的结局。

（三）信息时代对心神的进一步侵蚀

移动互联网与算法技术，编织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浊水”之世。“以文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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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需的沉静、反思与深度阅读，被碎片化、高刺激、成瘾性的即时快感彻底淹

没。消费主义与算法合谋，将人的定义从“道德的存在”改写为“欲望的集合体”。

这进一步加剧了知识之水的泛滥——信息洪流夹杂着感官刺激的泥沙，以排山倒

海之势涌入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心田。水大则乘火更甚，火灭则土荒更剧，土

荒则金无所生。这一连锁反应，使得“知识”连其工具性的价值都在贬值，因为

失去了心性涵养的人，连有效运用知识的能力都在衰退。

（四）原子化生存对道德的连根拔起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带来了极致的个人主义想象
[16]
。它将人从家庭、社

群、民族、国家乃至“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中，一步步连根拔起，抛入一个孤立

的“原子化”境地。传统的“木”德——那种源于“仁”的、与天地家国他人共

生共荣的生机与连接——由此崩解。当一个人被教育只需对自己负责时，“有道

德”便失去了其在关系性存在中不可推卸的道义重量，退化为不触犯法律底线的

“心理健康”和不惹麻烦的“服从管理”。生命因“无根”而陷入深刻的存在性

虚无与无价值感。

（五）制度链下的共谋者：被异化的教师与被收割的焦虑

在这部机器的运转中，资本力量扮演了最贪婪的收割者。它们围绕单一评价

体系，借助家长焦虑，催生出规模庞大的校外培训产业，将“心性剥夺”彻底商

业化、产业化。而被困于量化考核与职称评定中的一线教师，同样是被深度异化

的群体。他们被剥夺了“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尊严，降格为生产分数的技术工

人。在无尽的表格、评比与迎检中，他们的职业倦怠与精神枯竭，使其自身也成

了这架机器的牺牲品与被动部件。一个灵魂被掏空的教师，如何去点亮另一个灵

魂？这本应是一场火（文明之光）的传递，如今却成了水（知识技能）的搬运。

这构成了心性生态崩盘中最令人悲哀的一环。

（六）学术与话语体系的自我殖民

最后，也是最为致命的，是我们的顶尖大学以在英文期刊发表论文、追逐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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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学排名为最高荣耀时，知识生产的方向与定义“何为卓越”的权力，便已拱

手让人
[17]
。在心理学领域，我们如饥似渴地引进“原生家庭”、“情商”、“精神内

耗”等舶来概念，用以碎片化地切割和解释中国人的心灵世界，致使“日用而不

知，失其道统”[18]
。这是一场彻底的“釜底抽薪”：它斩断了个体与中华文明列

祖列宗精神脐带的连接。历史虚无主义由此蔓延，宏大叙事被嘲讽，使命感被解

构。一个与自身文明传统彻底割裂的人，自然成为漂浮在历史长河中的无根孤魂。

心神的终极失主，正是“新四无”的终极病因。

五、“新四无青年”：一项文明断根症候群的精准画像与心

性病理报告

基于前文对心性生态系统性崩盘的完整剖析，以及对既有诊断框架的方法论

审视，本文正式提出替代性诊断概念——“新四无青年”：无志、无根、无化、

无群。如果说彭凯平的“四无”是一份功能缺损的碎片化清单，徐凯文的“空心

病”触及了意义真空却止步于线性归因，那么“新四无”则是对同一危机的系统

性、彻底性、文明性诊断。它是对前两者的统摄与超越：从碎片回到系统，从功

能回到心性，从个体回到生态，从西方回到东方。其中，“无化”内在地包含着

“无文”——不仅是化育涵养功能的丧失，更是文明之光（火）的熄灭，是被泛

滥的“知识之水”淹没了心田。

一曰“无志”——人生无定向，心性无主宰。

这是“有理想”的反面，是人生观的根本性瘫痪。无志之人，其生命没有“一

以贯之”的主线，缺乏内生的方向感。他的一切行为，要么是应对外界压力的被

动应激，要么是追逐感官享乐的即时反应。水不藏则志不立，生命便在永恒的犹

豫、空转与无聊中被耗散殆尽。

二曰“无根”——心性无归属，价值无尺度。

这是“有道德”的反面，是价值观的根本性崩解。无根之人，切断了与家庭、

社群、国家、文明传统的所有滋养性连接。他不是在“社交”上表现出无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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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被剥离了所有可以定义“我是谁”的关系性网络。木失生

机，仁德枯萎，他就像一个漂浮在真空中的粒子，体验着深刻的孤独与无意义。

是非善恶的判断，完全外包给网络舆论或个人利害，毫无内在的道德定力。

三曰“无化”——心灵不涵养，气质不变化，文明之光熄灭。

这是“有文化”的反面，是火与土的双重沦丧。无化之人，首先是无“文”

——文明之光在他心中熄灭。他或许拥有海量的知识之水，却从未被任何伟大的

经典之火所温暖、所照亮，从未在对真善美的惊异中感受到生命的热度。火灭则

土荒——失去了文明之光的照耀，他的心性土壤便无从被化育。知识之水泛滥而

无归，虽可应试、炫耀、牟利，却从未“化”为他的骨血与德行。他的内在世界

粗粝、浮躁、枯萎，处于一种被泛滥之水浸泡、被碎片信息随意支配的“未开化”

状态。

四曰“无群”——身心不和谐，社会不适应。

这是“有纪律”的反面，是从个体“小我”迈向集体“大我”之通道的彻底

堵塞。无群之人，无法理解个体在共同体中的责任与价值。他或许在网络上长袖

善舞，但在真实的协作中，却表现出极度自我中心、缺乏共情、漠视规则。他将

所有人视为竞争对手或可利用的工具。金虚义丧，决断与规范之力荡然无存，从

“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之路，早已被杂草掩埋。

这便是一架精密运转的“心性剥夺机器”的最终产品：它通过竞争伦理的绝

对化，让同学从“学友”变为“敌人”；通过知识对文化的置换，让“以文化人”

沦为“大水灭火”；通过学习目的的私利化，让“报效祖国”沦为“精致套利”；

通过欲望解放的正当化，让文明之光败给感官刺激；通过关系存在的割裂化，让

“天人合一”的完整人格，碎成一地“原子孤岛”的残片。

六、为何必须重提“四有”：民族复兴、心性危机与主权之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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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四无”的蔓延，重提“四有”绝非简单的怀旧，而是基于三重现实

紧迫性的战略抉择。

（一）民族复兴的人才根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时代新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

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9]
。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代又一代能够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样的人才，不仅需要扎实的知识之水，更需要坚定的理想

信念之志、高尚的道德情操之仁和强烈的家国情怀之义。从芯片攻坚到高端制造，

从乡村振兴到社会治理，每一个领域都在呼唤“有理想”的奋斗者，而非精致利

己的“套利者”。这不仅是教育的需要，更是关乎国家战略全局的生存问题。

（二）心理疫情的对治之道：从根源上修复心性生态

“新四无青年”的蔓延，已经从一个教育问题，演变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乃至公共健康危机。如果一代人心灵空虚、价值虚无、生命无意义感蔓延，不仅

会影响个体的人生幸福，更会在宏观层面削弱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创造力和韧性。

重提“四有”，正是对这一危机的正面回应——用“立志”对治无目标感，用“立

德”对治无价值感，用“立文”重新点燃文明之光以温暖泛滥的知识之水，用“立

化”修复心性涵养以转化泛滥的信息之流，用“立群”对治社会疏离。这是从根

源上修复心性生态的治本之策。

（三）文明博弈的正面战场：夺回“培养什么人”的定义权

我们已经看到，从“四有”到“新四无”的演变，背后确实存在一场围绕“培

养什么人”的认知暗战。重提“四有”，就是在“心性阵地”上发起一场主动的

防守反击。这不是要回到过去，拒绝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而是要以我为主，重

建基于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心性培育体系。这是一场关乎“人的定义权”的正面

交锋。只有培养出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一代，民族复兴才有扎实的根基。

七、育心之道：收复“心性主权”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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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已明，症结已显。接下来的破局，便不能是小修小补的技术改良，而必

须是一场从“道”的层面发起的，旨在夺回“培养什么人”这一定义权的“心性

主权”收复之战。这是一项需要在价值、制度、社群与心灵等层面同时发力的系

统工程。

第一，价值重塑：夺回定义“好人生”的文化领导权。

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发起一场“新安身立命”的社会大讨论，正面批判精致

利己主义和单一成功论。同时，要系统性地重建“中华心性学”的核心话语体系，

让古老的心性工夫在现代生活中复活。重新诠释并推广“立志”之功，让人明白

立志是定人生之格局与方向，而非锁定一个职业目标
[4]
；推广“静坐”之法，在

碎片化的洪流中为心灵建立一道清明的堤坝；倡导“诚敬”之德，对治普遍的敷

衍与懈怠
[20]
；唤醒“致良知”的自觉，在价值混乱的世界中，擦亮内在的道德明

镜。这套话语，是抵抗价值殖民最有力的精神武器。

第二，学校焕新：以“心性成长”为尺，推动教育评价革命。

必须撼动那座冰冷的“分数”牢笼。我们要大胆设计并推动一项名为“心性

成长银行”的替代性综合评价体系。它不以分数为唯一货币，而是系统记录学生

在社会公益、创新实践、经典研读与心性修养等方面的真实成长历程。

这一方案面临的真正挑战，远非技术难题，而是利益的冲突。它将直接挑战

围绕标准化考试形成的庞大既得利益链——从培训机构到部分依赖于单一分数

选拔的高校。因此，其推进路径绝非一步到位的理想主义革命，而是一场高明的

“增量改革”。它可以率先在“强基计划”、综合评价录取等国家认可的改革试验

田中落地，为那些心性健全、有真才实学的青年开辟一条“特区通道”[21]
。用这

批学生后续卓越的成就与人格魅力，去反向证明新评价维度的价值，从而倒逼体

制存量部分的缓慢变革。

让“文”与“化”重新回归教育。“有文化”的修复，不能仅靠增加传统文

化课程的内容量，更要在两个层面同时发力。其一，让“文”成为照亮心灵的明

火，以文明之光温暖知识之水，恢复水火既济的和谐。这意味着教材和课堂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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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知识的搬运，而必须承载并传递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美善——让学生在与

经典的对话中，被照亮、被点燃。其二，让“化”成为教育评价的真实维度，以

心性之土转化知识之水，使其由泛滥转为灌溉。心性的涵养与气质的变化，虽然

难以量化，但并非不可观察。可以通过师长寄语、同侪互评、心性成长日志等方

式，记录一个学生在“化”的维度上的真实成长，让“变化气质”成为教育看得

见的成果。

第三，社群再造：建设承载生命的现代“精神共同体”。

对抗原子化生存的唯一方式，是重建真实的、有深度的社群联结。我们需要

描绘并推广“现代书院-学社”的蓝图。这是一种融合了古典书院讲学问道精神

与当代社区营造理念的新型组织。它不仅是青少年课余的“第二家园”，更是社

区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中心。在这个“土”的厚德承载中，个体得以在真实、持

续、深度的交往中，修复被撕裂的关系性存在，重新找到归属感与生命的分量。

第四，心神涵养：打一场“数字心灵环保”的防守反击战。

净化“水”源，是涵养心神的基础。我们必须提出一套严肃的“青少年数字

心灵环保”公共政策。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向以算法推荐为核心的短视频平台和游戏产业，发

起“数字环保”倡议，无异于与虎谋皮。它们的商业模式，从根本上依赖于对用

户时间的极致攫取与多巴胺的精准操控。因此，这首先是一场制度战。监管必须

将青少年的“心性健康”指标，像污染物排放指标一样，严格纳入这些科技巨头

的市场准入门槛与运营红线。我们必须用强有力的公共政策，为资本套上笼头，

迫使其将社会长远利益内化为商业成本，而非任由它把一代人的心神当作牟利的

油田。

结语

从邓小平同志 1980 年提出“四有新人”，到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几代人的接续

奋斗，再到今天我们面对“新四无青年”的严峻挑战，这一螺旋上升的历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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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华文明在应对现代性挑战中，进行悲壮的自我修复与伟大的创造性转化的缩

影。

“四有新人”培养出的几代人，已经用中国现代化的奇迹证明了这套“成人”

之道的伟大力量。今天重提“四有”，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激活这一智慧的生命力，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志道据德、依仁游

艺”之新一代。我们尤其需要修复的，是那个被“泛滥之水”淹没的“文化”—

—以文明之火温暖知识之水，恢复水火既济；以化育之土转化泛滥之流，使其由

寒凉转为温润，由泛滥转为灌溉。让教育从水的寒凉回到火的温暖与土的厚重，

让心性生态的五行循环重新运转。

这场危机的本质，早已超越了教育领域，它是两种文明形态在个体灵魂层面

的激烈交锋，是一场关乎“人的定义权”的世纪决战。本文所揭示的“利益-制

度”复合体，以及“以知识之水泛滥而乘火灭火”这一深层机制，正是这场战争

中我们面对的最坚固的堡垒。因此，这篇论文不仅是一份学术诊断报告，更是一

份文明复兴的宣言。它呼吁所有不愿看到下一代成为空心人的有识之士，发起一

场根本性的“心性主权”回归运动。让我们抛弃那些被殖民的、失魂的、碎片化

的话语，让教育回归“成人”之道。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为中华文明“培根铸魂”，

为人类未来，贡献一种真正实现“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育人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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